
　 　 　 区域开发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30
 

No. 6
 

2024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24. 07. 006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钟业喜,吴思雨.
 

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困境、机理与对策[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41-55.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24. 07. 006.

Citation
 

Format:
 

ZHONG
 

Yexi,
 

WU
 

Siyu.
 

The
 

dilemma,
 

mechanis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 6):41 - 55.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24. 07. 0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61050)

作者简介:钟业喜,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
 

zhongyexi@ 126. com。

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
困境、机理与对策

钟业喜,吴思雨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区域协调

发展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虽然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全面

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但区域发

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 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仍旧面临资源禀赋差异短时间难以改变、区域间经济差距

过大、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产业路径依赖严重致使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具

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挑战性。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

生产依托,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旨意的先进生产力,是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新型生产力,对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数智化时代,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实现革命性的突破创新,打
破时空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市场一体化,提升区域协调发展

的区域均衡性。 随着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有机融合,推动

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转型,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产业发展的包容

性,促进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力,有利于使我国经济增长迈向要素投入少、配置效率高、资源消耗低、环境压力小、经济效益优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质生产力通过融合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能化监督和决策系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强大脑”,有效

解决产业同质化发展导致的生产性产能过剩与生产要素短缺的矛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公平性。 基

于此,从扎实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硬支撑;持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培育区域协

调发展新动能;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抢抓区域协调发展新机遇;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区域

协调发展软实力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便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4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6-0041-15

引言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区域发展差距过大成为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选择。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过大问题,我国提出

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全面振兴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1] ,近年来又提出长江经济

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但我国的区域协

调发展仍面临要素配置不合理、产业协同能力弱等问题,难以适应国内外深刻变化的发展形势。 因

此,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仅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客观

要求,亦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

江考察期间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 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方式在新时代冲击下亟须重新定义的迫切响应,具有引领新兴产业

及未来产业发展、提供经济增长新动能、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等作用,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的重要力量。
随着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生产力发生了质变,“新质生产力”

应运而生。 目前学术界从制度保障、技术支撑、生产要素、市场条件、产业基础等方面提出了新质生

产力的现实基础[2] ,从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以及保障等维度诠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含

义[3] ,从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发展方式、发展速度视角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4] 。 新质生产力是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生产依托,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旨意的先进生产

力,是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新型生产力[5]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在

“生产力” [6] ,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引领性、前瞻性等特点[7-8] 。
目前,人类社会逐渐从信息时代走进数智时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在与人工

智能融为一体[9] 。 现有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劲推动力和支撑

力[10] ,既有“科技创新—产业蜕变”的直接赋能,也有“科技创新—要素更新—产业蜕变”的间接赋

能[11] ,不同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和模式存在差异。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水平

实现质的飞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效率和质量革新[12-13] 。 然而,新质

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赋能效应受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动力、产业基础、人才支撑、资
源禀赋等影响显著[14] ,但产业基础不完善和科研条件薄弱是关键[15] 。 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

中,要依托实体经济,培育并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12,16] ;以科

技创新为突破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前沿科技和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实现“以创新

驱动激发创造动能,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2,12] ;以产业升级为导向,改造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

业同时进行,加快新技术、新科技在传统制造业中的深度运用,其中关键是以重大科技创新推动传

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延链、未来产业建链[17] ,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4] ;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为契机,加快以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性的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

新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提供坚实平台支撑[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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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正保持快速增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水平、
人口规模等不同,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南部高于北

部[19-20] 。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热点区域[21] ,具有空间集聚特征,
这与其他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集聚特征相类似[22] ,新质生产力也呈现“资源优—产业好—科研强”
和“产业好—科研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15] ,不同地区需要从宏观顶层设计、技术产业协同、加强地

方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3] 。 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

征[24] 、形成条件和形成路径[4] 、赋能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10] 等内容展开了有益的探讨,
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对区域协调发展关注不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现代化建设与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25] 。 受发展历史、自然禀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

不协调问题[26] 。 新质生产力是保护性生产力、先进性生产力和美丽生产力[27] ,是未来生产力的重

要形态,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28-29] 。 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新质生产

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探索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并提出可行性路

径,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资源禀赋差异短时间难以改变,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长期性

我国国土空间辽阔,自然、人口、经济等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资源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空间错配

现象突出,“胡焕庸线”是深刻体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布与国土空间开发不均衡、不匹配的重

要分界线[30] 。 “胡焕庸线”东南部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43. 4%,西北部占全国总面积的 56. 6%[31] 。 根

据历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可知,“胡焕庸线”东南部和西北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总体保持稳定,东南部与西北部常住人口比重稳定在 94 ∶6,“胡焕庸线”西北部占全国人口比重从

1953 年的 5. 2%增长到 2020 年的 6. 5%,67 年仅增长了 1. 3%[32] 。 按人口密度计算,东南部的人口

密度是西北部人口密度的 40 余倍,西北是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东南部是地狭人稠。 此外,“胡焕庸

线”东南部和西北部 GDP 总量占比、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实际利用外资

占比、教育资源占比、技术创新能力占比分别为 95 ∶5、95 ∶5、94 ∶6、98 ∶2、93 ∶7、98 ∶2[32] ,“胡焕庸线”东
南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处于绝对的优势。 “胡焕庸线”是一条自然条件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口和社

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分界线,是我国的“突变线”,这条线会发生微弱的变化,但在自然条件没有发

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这条线将难以被突破,我们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二)区域间经济差距过大问题仍然存在,使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艰巨性

我国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但是区域间的差距问题

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近年来,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呈缩小趋势,但区域差距仍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发展差距问题逐渐凸显[33] ,老少边穷等特殊类型地区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根本性

变化,省际间的差距逐渐转向城市群之间的差距,四大区域间的绝对差异不降反升。 图 1 和表 1 显

示,从区域 GDP 均值来看,2000—2022 年,中部—东部、西部—东部和东北—东部的 GDP 均值的差

值分别从 1
 

804 亿元、3
 

714 亿元、1
 

855 亿元增长到 17
 

783 亿元、40
 

786 亿元、42
 

886 亿元,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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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倍、10. 0 倍、22. 1 倍;中部—西部、中部—东北的 GDP 均值的绝对差值分别从 1
 

910 亿元、51 亿

元增长到 23
 

003 亿元、25
 

003 亿元,分别增长 11. 0 倍、489. 3 倍;西部—东北从 1
 

859 亿元增长到

2
 

100 亿元。 从地区人均 GDP 来看,2000—2022 年,中部—东部、西部—东部、东北—东部的人均

GDP 的绝对差值分别从 9
 

362 元、10
 

069 元、6
 

005 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44
 

740 元、51
 

864 元、60
 

662
元,分别增长了 3. 8 倍、4. 2 倍、9. 1 倍;中部—西部、中部—东北的人均 GDP 的绝对差值分别从 707
元、-3

 

357 元增长到 7
 

124 元、15
 

921 元,分别增长了 9. 1 倍、5. 7 倍;西部—东北的人均 GDP 的绝对

差值从-4
 

064 元增长到 8
 

798 元,增长了 3. 2 倍。 不难发现,区域间的 GDP 均值和人均 GDP 差距均

呈现扩大趋势,东北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明显,东北的人均 GDP 从领先中部和

西部到落后于中西部,这与现有研究结果相一致[30] 。 进一步发现,2000—2022 年仅有东部地区的

人均 GDP 高于全国人均 GDP,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人均 GDP。 2022 年,人均 GDP 前

10 位的省份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天津、浙江、广东、内蒙古、湖北、重庆,东部、中部、西部分

别占 7 位、1 位、2 位;人均 GDP 后 10 位的省份分别是河南、云南、青海、西藏、河北、吉林、贵州、广
西、黑龙江、甘肃,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分别占 1 位、1 位、6 位、2 位。 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人均

GDP 超 100
 

000 元的 7 个省份全部在东部,北京、上海、江苏位列前三,北京以人均 190
 

313 元高居首

位,是末位甘肃省的 4. 2 倍。

图 1　 2000—2022 年中国四大区域及全国 GDP 均值与人均 GD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1　 2000—2022 年区域间 GDP 与人均 GDP 差值

GDP 均值差值(亿元) 人均 GDP 差值(元)

2000 年 2022 年 2000—2022 年变幅(%) 2000 年 2022 年 2000—2022 年变幅(%)

东部—中部 1
 

804 17
 

783 885. 8 9
 

362 44
 

740 377. 9

东部—西部 3
 

714 40
 

786 998. 1 10
 

069 51
 

864 415. 1

东部—东北 1
 

855 42
 

886 2
 

211. 9 6
 

005 60
 

662 910. 2

中部—西部 1
 

910 23
 

003 1
 

104. 3 707 7
 

124 907. 9

中部—东北 51 25
 

103 49
 

122. 3 -3
 

357 15
 

921 -574. 2

西部—东北 -1
 

859 2
 

100 -213. 0 -4
 

064 8
 

798 -316. 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复杂性

目前,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制僵化问题依旧突出,资源要素空间错配显著,严重制约要素的合

理流动。 具体而言,一是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高精尖技术市场转化能力不足。 目前,产学研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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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低,许多前沿技术并未走出实验室,科技成果并未立足于当下的市场需求,众多科技创新成

果难以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传统增长

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尚未催化新的经济增长点[34] 。 二是人才培育机制

不健全,培养出的人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现有的人才培养方式重理论学习轻实践,培养出众多国

际奥林匹克竞赛冠军,但诺贝尔奖获得者甚少。 此外,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脱节,就业过

程中的专业不对口、毕业容易就业难等现象突出,人才供需不平衡,难以适应区域协调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 三是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不合理,“孔雀东南飞”现象进一步加剧。 人才越来越成为区域

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我国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向北上广等东部发达地区,人才流动呈现明显的“马

太效应” [35] 。 随着东部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中部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流出问题更为突

出,导致东部人才内卷严重、中西部人才匮乏的尴尬局面。 四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扩大区

域发展“鸿沟”。 新基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我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受创新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等关键性因素影响,新基建发展水平空间

异质性明显,东部新基建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

全国平均值,东北地区最低,省域新基建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6] 。 以 5G 站点建设为例,国
家首批 18 个 5G 试点城市(北京、雄安、天津、青岛、南京、上海、杭州、福州、深圳、广州、苏州、郑州、
武汉、成都、重庆、贵阳、兰州、沈阳)中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分别占 11 个、2 个、4 个、1 个,东部占

比超过 6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351 万个,东、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 5G 基站分别达到 157. 7 万、78. 6 万、93. 4 万、21. 3 万个,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44. 9%、22. 4%、26. 6%、6. 1%,东部仍以绝对优势领先其他区域。
(四)产业路径依赖严重致使产业转型升级困难,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挑战性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的发展。 目前,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发达区域积极培育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但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的 45 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

名单中(表 2),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分别占 31 个、7 个、5 个和 2 个,京津冀、长
三角和粤港澳达 26 个,占比接近 60%,优势突出。 同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 46 个创新型产业集

群名单中(表 2),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分别占 17 个、14 个、11 个、4 个。 整体

上,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但在产业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盘活闲置资源等方面成效不

足[29] 。 欠发达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与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联动。 然而,中西部地区依靠自然

资源优势,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金属冶炼等传统重工业比重大,产业升级面临不善转、不敢转、不愿

转等困境。 从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创新产业集群不难看出,东部地区在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

以及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已经走在前列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部、西
部和东部仍主要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金属冶炼等传统的优势产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 现有研究进一步表明,随着我国产业布局调整进程的加快,高耗

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业逐渐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重化工业呈现出东部占比

低、中西部占比高的趋势,并且四川、重庆、广西、青海、湖南等中西部地区重化工业占比不降反

增[37] 。 中西部在接受东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也接受了技术的转移,而技术的进步导致生产成本的

降低会进一步促进“三高产业”在中西部地区集聚。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生产要素被落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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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消耗,产业路径锁定效应尤为突出,短时间内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高新产业难度较大[38] ,一方

面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需求,东部向西部转移的意愿放缓[39] ;
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水平、产业发展基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产业发展协调程度低,在承接东部大规模的产业过程中易出现“水土不服”情况[40] ,产业协同带动

作用受限,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发展的路径锁定效应。
表 2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名单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

东部

深圳信息通信集群和先进电池材料集群;无锡物联网
集群;上海集成电路集群、新能源汽车集群和张江生
物医药集群;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南
京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东莞智能移动终端集群;合
肥智能语音集群;杭州数字安防集群;青岛智能家电
集群;南京智能电网装备集群;徐州工程机械集群;广
佛深莞智能装备集群;青岛轨道交通装备集群;通泰
扬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集群;潍坊动力装备集群;
保定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苏州纳米新材料集
群和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宁波磁性材料集
群和绿色石化集群;常州新型碳材料集群;宁德动力
电池集群;广深高端医疗器械集群;泰锡连生物医药
集群;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温州乐清电气集群;佛莞
泛家居集群;苏锡南高端纺织集群

天津海洋工程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石家庄新型电子
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保定新能源汽车
整车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承德智能测控装备制造创
新型产业集群;南京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
群;苏州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无锡集成
电路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宿迁高性能纤维制品及复
合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萧山集成电路制造创新型产
业集群;宁波市高储能和关键电子材料制造创新型产
业集群;滁州智能测控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马鞍
山先进钢铁材料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芜湖机器
人与增材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青岛轨道交通装
备创新型产业集群;广州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创新型
产业集群;惠州数字创意技术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
群;深圳新型信息技术服务创新型产业集群

中部

武汉光电子信息集群;长沙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
集群和工程机械集群;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集群和中小
航空发动机集群;武襄堰随汽车集群;赣州稀土新材
料及应用集群

南昌新型计算机及信息终端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
群;赣州稀土新材料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安阳先进钢
铁材料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焦作新能源汽车储
能装置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平顶山高性能塑料及树
脂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武汉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
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黄石高效节能通用设备制造创
新型产业集群;荆州重大成套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
群;咸宁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襄阳航
空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孝感生物农业创新型产
业集群;长沙下一代信息网络创新型产业集群;郴州先
进有色金属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衡阳下一代信息网
络创新型产业集群

西部
成都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渝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
群;西安航空集群;成都市、德阳市高端能源装备集
群;呼和浩特乳制品集群

攀枝花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重庆生物
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先进钢铁材料制品制
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高性能塑料及树脂制造创新型产
业集群、铝及铝合金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智能关键基
础零部件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宝鸡新能源汽车装置
及配件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咸阳新型电子元器件及
设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和现代中医与民族药制造创
新型产业集群;兰州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
群;昌吉智能电力控制设备及电缆制造创新型产业
集群

东北 沈阳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长春市汽车集群

锦州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大连智能测
控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长春高新区生物药品制
品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哈尔滨航空装备创新型产业
集群

　 　 资料来源: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公开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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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机理

(一)数字赋能,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均衡性

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是打破区域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41] 。 在数智

化时代,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实现革命性的突破创新,打破时空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带动

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一方面,新兴技术能够突破时空界限,高效整合全产业链,缓解信

息不对称[42] ,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有效供给水平[43] 。 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和

信息化综合平台,最大程度上减少资源在流动过程中的损耗,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12] ;基于互联

网兴起的平台经济和虚拟经济等新经济形式,通过高效的信息传递和高速的运输体系压缩时空距

离,将分散孤立的城市和地区进行有效连接[44] ,增强了区域经济联系的深度和广度[45] ,为欠发达地

区带来新机遇。
二是资本的高效优质流动。 一方面,金融科技创新通过提供智能风险评估等智能化的金融服

务,改善区域间的信贷资源配置状况,促进资本又快又准地流向最需要的地区[46] 。 另一方面,通过

各种网络智慧平台,促进不同地区间资本的整合和优化利用,减少地区间的资本错配问题。
三是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基于用户画像、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等技术帮助政府、企业、高校和

科研院所实时精准地了解人才市场需求。 通过互联网招聘等网络平台加强用人单位和劳动力之间

的信息互换,减少地区间劳动力资源错配现象[47] ,不断改善劳动力需求结构[48] 。 企业需求结构的

优化会增加更多新岗位,促进当地就业[47] ,不断加快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高效流动,从而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四是市场一体化发展。 虚拟市场、网络直播带货、线上销售以及大数据对消费者的精准画像激

活了消费市场的活力,改善了市场的有效供给和市场恶性竞争[49] ,有利于破解市场分割的难题,促
进不同区域间市场一体化。 随着淘宝村镇建设的日益完善,农业主产区通过电商、网络直播、微商

等形式,将特色农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更好地解决农产品销售不畅与市场需求旺盛的矛盾,增加农

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二)科技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结果显示,2022 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数超过 160,达到 162. 8,比 2021 年

增长 1. 2 个百分点。 与 2021 年相比,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 4 个百分点,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 8 个百分点。 随着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推

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
一是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提升产业附加值,向产业链顶端延伸。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制造业

的有机融合,引发产业结构的质变,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的高级化。 具体而言,
新质生产力通过引领前沿技术开发与应用,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重点发展智能制造和智慧制造,推
动产业链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拓展,优化资源配置,达到产业链整合 1+1>2 的效果[50] 。 同时,
价值链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方向延伸,促进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端、由劳动密

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生产活动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例如:当华为

与赛力斯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后,小康汽车由一家濒临破产的传

统车企发展为新能源造车新势力的典型代表之一,行业竞争力和品牌价值快速提升,成为重庆一张

靓丽的名片。 贵州省搭乘“东数西算”工程便车,经过多年发展,贵州省实现大数据产业的“弯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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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贵州成为大数据产业的“形象代言人”,2023 年贵州大数据产业年总产值达 2
 

200 亿元,数字经

济的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合肥市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入选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球“灯塔工厂”总量跃

居全国第二,成为因科技创新带动城市崛起的典范。 因此,数字经济时代,欠发达地区可以充分调

动生产资料,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淘汰并改造落后产能,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缩小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
二是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提质增效,促进产业的包容性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促进现

代高精尖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跨界合作,打破行业壁垒,实现生产环节的优化配置及

增强协同效应,为制造业的整体优化和提质增效奠定基础。 随着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数字制造、
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型模式转变,新质生产力为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各行业间与行业内部提供

互联互通的互助协作智慧平台,进一步增强产业包容性与适应性,由“散兵游勇式”的单打独斗转向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产业聚合式创新[51] ,产业发展趋于合理及可持续。 在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一方面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生产的各个环节,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和生产风险,增产也增收,种得

好也卖得出;另一方面随着农业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催生一大批诸如体验农业、社区团购、康养农

业、观光农业、AI 农业、会展农业、云养殖等农业新业态,增加产业链的宽度、深度和广度,提升农业

综合产值。 总之,新质生产力不仅重新定义了产业的技术与经营范式,而且也拓宽了产业的边界。
(三)融合赋能,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质生产力是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新型生产力[5] ,具有融合性、低碳性、高效性等特

点[6-7] ,这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绿色发展[52] 和包容发展[53] 理念一致。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

动力,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结合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等

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由此逐渐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

长的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更好地发挥创新驱动效应、数据要素扩张效应、网络扩张乘数效应、产业

融合的范围经济效应、普惠共享共创效应[54] ,使我国经济增长迈向要素投入少、配置效率高、资源消

耗低、环境压力小、经济效益优的高质量发展新路[55] 。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生产关系主要取决

于资本和技术的配置,劳动者往往被视为“工具人”。 然而,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知识经济和创

意经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智力和创造力成为推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56] ,劳动力的价值被重新

定义与重视。 新质生产力通过变革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生产理念,提升就业质量,尤其是能够增

加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总体上减小收入差距,带动共同富裕。 此外,新质生产力通过带动数字经

济的发展,实现价值再创造与价值再分配,做大做好蛋糕还能分好蛋糕。
(四)平台赋能,因地制宜谋科学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公平性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体系中,生产性产能过剩与生产要素短缺矛盾突出,产业发展定位重叠与不

合理竞争严重制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部分省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涉

及的产业来看,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四大城市群的 11 个省市均重点布局新能源、新材料

和生命健康、生物医药与智慧医疗新兴产业,大部分省市强调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表 3),大范围的产业同质化不利于区域的合理化发展。 进一步而

言,城市群内部的产业趋同现象比较明显。 除上述产业外,京津冀城市群在汽车制造、纺织服装、智
能(网联)汽车、石油化工、量子产业(信息、科技、计算、通信)、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领域竞争激烈。 长

三角城市群在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物联网与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空天与海洋开发、(第三代)
半导体、氢能源、基因技术产业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空天与海洋开发尤为明显。 长江中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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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在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汽车制造、大数据、纺织服装、石油化工、云计算、装备制造、航空航天、
食品、北斗、家居与建材、有色产业领域竞争激烈,尤其是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业。 成渝城市群在电

子信息、节能环保、大数据智能软硬件产业领域布局相似。 我们不难看出,城市群内部或者相邻区

域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同质化问题,部分省市产业发展定位不合理,未能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发展

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表 3　 部分省市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涉及的产业

产业类别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京 津 冀 沪 苏 浙 赣 鄂 湘 川 渝
频次

新材料 √ √ √ √ √ √ √ √ √ √ √ 11 / 11
新能源 √ √ √ √ √ √ √ √ √ √ √ 11 / 11

生命健康、生物医药与智慧医疗 √ √ √ √ √ √ √ √ √ √ √ 11 / 11
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 √ √ √ √ √ √ √ √ √ 9 / 11

人工智能 √ √ √ √ √ √ √ √ 8 / 11
集成电路 √ √ √ √ √ √ √ √ 8 / 11

高端装备制造 √ √ √ √ √ √ √ √ 8 / 11
电子信息 √ √ √ √ √ √ √ 7 / 11
节能环保 √ √ √ √ √ √ 6 / 11
汽车制造 √ √ √ √ √ √ 6 / 11

物联网与互联网 √ √ √ √ √ √ 6 / 11
大数据 √ √ √ √ √ 5 / 11

纺织服装 √ √ √ √ √ 5 / 11
智能(网联)汽车 √ √ √ √ √ 5 / 11

智能软硬件 √ √ √ √ √ 5 / 11
石油化工 √ √ √ √ √ 5 / 11
云计算 √ √ √ √ 4 / 11

装备制造 √ √ √ √ 4 / 11
空天与海洋开发 √ √ √ √ 4 / 11

航空航天 √ √ √ √ 4 / 11
(第三代)半导体 √ √ √ √ 4 / 11

氢能源 √ √ √ √ 4 / 11
食品 √ √ √ 3 / 11
北斗 √ √ √ 3 / 11
钢铁 √ √ √ 3 / 11

量子产业(信息、科技、计算、通信) √ √ √ 3 / 11
轨道交通装备 √ √ 2 / 11

脑科学与脑机融合 √ √ 2 / 11
家居与建材 √ √ 2 / 11
有色产业 √ √ 2 / 11
区块链 √ √ 2 / 11

软件服务 √ √ 2 / 11
新型显示 √ √ 2 / 11
基因技术 √ √ 2 / 11
中医药 √ 1 / 11

核能与核技术 √ 1 / 11
虚拟现实(VR) √ 1 / 1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对应省市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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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融合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强

大脑”。 一方面,基于现有的企业上云、工业互联网、AI 大模型、政务服务系统等平台,构建包含不同

层级(全国、省、市、县等)的主体功能区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

规划、资源禀赋条件等信息的全国数字监测体系与智能化决策系统,实现发展规划与自身条件的高

度匹配,帮助产业发展联盟、行业监督组织、政府管理部门掌握最真实的信息,促使经验性的精英决

策向智能化的智慧决策转变,有利于从顶层设计找准发展目标和发展定位,确保产业发展符合国家

发展的需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愿景,把中国式现代

化美好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另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AI 大模型等信息技术,通过

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的对比分析与模拟预测,精准把握区域发展的方向,既能避免过多关注头部市

场导致的红海市场之争,又能快速发现细分行业、细分市场的需求,深入挖掘长尾市场的价值,扬长

避短,构建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最佳路径,避免市场饱和和资源浪费,找到经济增长的新路子。
 

三、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扎实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硬支撑

加快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数字经济关键要素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协调,防止新型基础设施布局碎片化、无序化。 新质生产力能够充分发挥平

台机制、普惠机制、加速机制打破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时空依赖,使后发地区拥有与先发地区“站在同

一起跑线上”参与创新活动并享受发展成果的机会,为缩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创造机会。 对于东部

发达地区,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突出打造集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计算

中心等一体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适度超前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加强对量子计算、医疗 IT、智慧芯片等领域的投入,建设智慧城市。 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借助

“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以及“一带一路”共建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城

市更新,在补齐公路、铁路、通信、水利设施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发展需要,有规划、有重

点地加快推进 5G、新能源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布局,尤其是推进“5G+工业互联网”“5G+新

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的跨区域共建共享,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建设新质生产力

发展试验区,打造高水平创新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发挥创新的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通过“东数

西算”、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战略工程,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和

重点产业项目的布局,在推动区域经济分工更加均衡、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方面取得良好成效[57] 。

(二)持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培育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

国土空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空间开发要遵循比较优势,因此,要加快推动形成区域间优势

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一是优化公共资源和重大生产力布局,

加快推进形成特色鲜明、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功能明确的生产力布局,形成“战略发展区主导+特殊

类型区补充”的生产力空间格局[58] ,以便弥补不同区域重大生产力的短板,为不同功能空间的优势

互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提供基础支撑。 二是推动国家重大区

域战略融合发展,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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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促进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紧密协作。 具体来讲,东部地区需要重点培育人工智能、量子计

算、元宇宙、5G+智能制造等先进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先进产业集群,继而发挥其辐射带动效应和

样板示范效应,带动新质生产力落后的地区蓬勃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质增效。 中西部地区重

点落实“东数西算”工程,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云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超算中心,为东部地区提供

算力服务;同时聚焦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能农业等优势产业,实现错位发展和借位发展。 三是实

现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分工合作与互利共赢。 各区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大数据的

深度挖掘,研判相邻区域的产业发展趋势,精准定位,发展融入区域产业链甚至全国产业链的优势

产业,尽快形成区域间新质产业的雁阵格局,既避免无序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又利于建立利益共享

的产业关联网络。

(三)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抢抓区域协调发展新机遇

当前,我国要素流通市场分割现象突出,“行政区经济”尤为突出[59] ,蜂拥而上与蜂拥而散现象

普遍[60] ,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这严重制约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区域差距。 2022 年 3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来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 贯彻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要坚决破除行政壁垒,不搞损人不利己的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地区封锁与垄断,打造服

务型政府,为企业减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其次,建设全国性或区域性交易平台。 通过区块链

的映射追溯机制、云交易机制和智能合约机制建设智能化综合交易平台,规范交易流程和规则,打

破信息孤岛,对全程进行监控和预警,确保交易高质高效。 再次,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 以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突破口,针对性开展区域一体化市场试点,总结

典型区域、典型行业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以便宽领域、大范围、高标准地复制推广。 最后,完善区域

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评价和考核体系。 将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关联与合

作、创新要素开放共享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从施政层面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四)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筑牢区域协调发展软实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当前,中国进入

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阶段,人才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关键驱动

力[61] 。 一是以新质生产力大发展需求为导向,加速教育体系变革。 围绕“高精尖缺”这一现实要

求,人才培养融入前沿科技,注重与新兴学科的融合,推进大学、科研院所、企业间的产学研用结合,

激发实践领域的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 在大学教育中,加强强基计划、珠峰计划、本硕博连读等

政策向相关专业倾斜,培育更多经世致用的高层次人才。 二是加速科研成果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 建立与东部地区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互联网+科技共享与转移”交流协作平台,加

速技术扩散、技能互补和信息共享,强化东中西部的科学技术合作,组建科技创新联盟,弥合区域间

新兴产业发展鸿沟。 三是完善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避免过度竞争和人才过度聚集导致的资源浪

费。 近年来,随着东部发达地区纷纷发布各种人才引进政策,各地区间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

争“孔雀向己飞” [62] 。 一方面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限制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挖人,减少欠发达

地区人才的流失,鼓励并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东部发达地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重点引进国家

15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级创新团队和平台;另一方面,开展人才帮扶、对口支援、人才交流和人才流动等行动,最大限度发

挥高端人力资源的价值,有效改善高层次人才“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 [63] 的现状,为欠发

达地区送去“及时雨”。

结语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同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座谈会上再次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

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2023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

调,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
 

年政府工作报

告再次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
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以及数字中国建设、智慧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智能制造等重

大工程的深入实施,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有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赋能,促进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资料的合理流动与配

置,破除行政壁垒,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

过科技赋能,因地制宜找到特色化蓝海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
避免产业同质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和发展公平性。 为了新质生产力高质量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我们既要扎实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硬环境”;又要持续优化

重大生产力布局,培育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还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抢抓区域协调发展新

机遇;更要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筑牢区域协调发展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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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key
 

constraint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a
 

key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mminently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such
 

importa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remains
 

prominent.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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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ace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are
 

difficult
 

to
 

change
 

in
 

a
 

short
 

time 
 

there
 

is
 

a
 

large
 

gap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re
 

not
 

perfect 
 

a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formed
 

obvious
 

path
 

dependence
 

effect
 

which
 

make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ifficul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dvanced
 

productivity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with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as
 

the
 

basis
 

for
 

production 
 

and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adapt
 

to
 

the
 

new
 

era 
 

new
 

economy
 

and
 

new
 

industrie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and
 

to
 

achieve
 

the
 

rational
 

flow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o
 

as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telligent 
 

dig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profoundly
 

integrated
 

with
 

traditional
 

industries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to
 

intelligence-driven 
 

high-end 
 

green 
 

and
 

service-oriented
 

ones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and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es 
 

and
 

consequently
 

facilitating
 

the
 

industrial
 

synergy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en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conducive
 

to
 

China􀆶 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input
 

of
 

factors 
 

high
 

allocative
 

efficiency 
 

low
 

resource
 

consumption 
 

low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good
 

economic
 

benefits 
 

improves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leads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computing 
 

and
 

cloud
 

compu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uilds
 

an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and
 

decision-making
 

platform 
 

provides
 

the
 

strongest
 

brain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an
 

better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ver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shortage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promote
 

the
 

equity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focus
 

on
 

the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jor
 

productive
 

force
 

distrib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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